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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曾《咏史诗》的“通俗”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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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客观地评价晚唐诗人胡曾的《咏史诗》，对它的“通俗”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分析
认为，“通俗”作为胡曾《咏史诗》最突出的艺术特性，既成就了它在蒙学史、文学史上的地位，又使

其成为后世恪守雅文化传统者围歼的口实，使其在后世的传播过程中影响渐趋微弱，以致于无。分

析结果表明，“通俗”造成的诗歌本身不可克服的艺术缺陷是其影响力渐小的内部原因，而社会教

育水平的发展、受众心理的变化、小说文体的发展等，则是其影响力萎缩的外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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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唐诗人胡曾的《咏史诗》是第一部以咏史名
集的诗集，艺术上瑜瑕互见，曾产生了广泛影响，但

又备受正统文学家的指责，在雅俗文化层面有不同

的际遇。作为其最突出的艺术特性，“通俗”既成就

了它在蒙学史、文学史上的地位，使其赢得了广大的

受众群体，又成为恪守雅文化传统者围歼的口实。

在经历了宋元明时期广泛传播的辉煌之后，影响由

大至小，最终渐趋于无，可谓成也通俗，败也通俗。

近年来，唐代咏史诗的研究局面不断拓展，研究

深度不断加强。但对胡曾《咏史诗》的关注尚显不

够，相关学术著作及论文数量较少，对其“通俗”性

及由此造成的在不同文化层面的不同际遇也缺乏深

入探讨。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胡曾《咏史诗》的“通

俗”性以及“成也通俗，败也通俗”的原因进行剖析。

这不仅对晚唐文学研究有一定促进意义，也涉及到

不同文学体裁的评价问题。

一、成也通俗

　　“通俗”是胡曾《咏史诗》最为突出的艺术特性。

“通俗”并非指内容的陋俗，而是指语言的通俗。胡

曾《咏史诗》不用冷僻生涩的语句，多用白描的笔法

如实地再现历史，较之杜牧咏史的俊爽明丽、李商隐

咏史的绮丽幽密，显得通俗明快、浅近平易。如《南

阳》：“世乱英雄百战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蜀王不

自垂三顾，争得先生出旧庐？”《褒城》：“恃宠娇多得

自由，骊山举火戏诸侯。祗知一笑倾人国，不觉胡尘

满玉楼”等，用浅显通俗的语言勾勒出历史的面貌。

这种“通俗”性被称道，也被訾诟，造成其在不同文

化层面中不同的地位和结局。

“通俗”使胡曾《咏史诗》在蒙学史上产生了重

大影响，被当作训蒙教材广为流传。“通俗”的语言

特点是胡曾出于训蒙目的而有意为之的。唐代是诗

的国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入诗，以诗歌的形

式创作蒙学作品成为一种时代风气。自初唐以来，

此类作品不绝如缕，如李峤《杂咏》、李翰《蒙求》、佚

名《古贤集》、赵嘏《读史编年诗》、杨满川《咏孝经十

八章》、陆元皓《咏刘子》等均是。此外，唐代的史学

非常发达，唐人极为重视历史知识的学习，而以咏史

诗形式创作蒙学作品也成为一种历史教育的方式。



胡曾《咏史诗》正是这两种文化潮流交织影响的产

物。在创作咏史绝句时，胡曾有意以通俗浅白为旨

归，他在序中写道：“夫诗者，盖美盛德之形容，刺衰

政之荒怠，非徒尚绮丽、□瑰琦而已。……观乎汉

□□（魏才）子，晋宋诗人，佳句名篇，虽则妙绝，而

发言指要，亦已疏□。齐代既失规范，梁朝（文）

［又］加穿凿，八病兴而六义坏，声律
!

而□□（而

风）雅崩，良不能也。”玩味其意，他认为前人所谓的

“佳句名篇”虽然艺术性较高，但不切实用，不适合

儿童诵读，遂以浅俗之笔赋为咏史绝句，以求在社会

教育功能上有所“裨补”。

这些为方便蒙童掌握基本历史知识而创作的咏

史诗故事性和趣味性较强，兼词语通俗、韵律流畅，

比起史传原文显然易诵易记。故而一经问世，便在

蒙童间广为习诵，晚唐人陈盖、米崇吉曾以浅白的语

言为之作注作评。米崇吉在《续序》开头说：“余闻

玉就琢而成器，人从学以方知，是乃‘车胤聚萤，孙

康映雪’”。这两句引自唐人李翰编的著名蒙学

书———《蒙求》。随后即说自己对胡曾《咏史诗》是

“自?岁以来，备尝讽诵”。显然是把胡曾《咏史诗》

当作蒙学书来读。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一

《胡曾》条云：“王衍五年，宴饮无度。……内侍宋光

溥咏［胡］曾诗曰：‘吴王恃霸弃雄才，贪向姑苏醉绿

醅。不觉钱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来’。衍怒罢

宴”。王衍即五代时前蜀后主，内侍宋光溥所咏之

诗即胡曾《咏史诗》中的《姑苏台》。作为宦官，宋光

溥能在宴会上随口吟诵胡曾咏史绝句以讽谏，当然

是在年少启蒙时熟读之故。由此观之，胡曾《咏史

诗》在唐末五代已成为少儿读物。至宋元明时，受

众更广，陈、米评本不仅在宋代有刊印，而且有人重

新以蒙学的角度进行注释并刊印行世。元人辛文房

《唐才子传》卷八《胡曾传》：“作《咏史诗》……至今

庸夫孺子亦知传诵”。明人杨慎《升庵诗话》卷七

《胡曾咏史》：“近日儿童村学教以胡曾《咏史诗》”。

明人郑文康《平桥藁》中记载了当时一位叫李淑宁

的女子，熟读胡曾《咏史诗》。可谓是妇孺皆知。又

兼其创作风格鲜明，后世曾有“仿胡曾体”出现，如

明人杨巍《存家诗稿》卷七“七言绝”类中就有一首

《题同官孟女祠效胡曾体》。可见，其不仅流传广

泛，对诗歌创作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作为训蒙教材，胡曾《咏史诗》不仅盛行于中

土，影响所及甚至达于东瀛。张政?先生在《讲史

与咏史诗》中曾说：“此书盛行于日本，如《经籍访古

志》、《成箦堂善本书目》、高木文库《古活字板目录》

等书目中著录颇夥，有古抄本、古刊本、古活字本等

等。常与注《千字文》、《蒙求》或《蒙求集注》合刻，

称为《明本排字增广附音释文三注》。盖三者皆训

蒙之书，性质相近，故合刻之”［１］。

由上可见，从晚唐迄元明，胡曾《咏史诗》与蒙

学的关系都十分密切，在社会上拥有广泛的受众群

体，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而“通俗”，正是它在

蒙学史上取得巨大成功的缘由。“通俗”还使胡曾

《咏史诗》成为雅俗文学之间的桥梁，对通俗文学的

发展亦有所推动。

在宋元讲史平话、元明历史小说、历史剧中，征

引胡曾咏史诗的现象十分普遍，且引用的数量、频率

远远大于杜甫、李商隐、杜牧等名家的咏史作品。宋

元讲史话本、元明历史小说中，只要描写的时代在胡

曾《咏史诗》吟咏的范围之内，每至关节处便加以征

引，几乎成为一种定式或套路。以五种元代刊本

《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

后集》、《秦并六国》、《前汉书续集》、《三国志平

话》）为例，可窥一斑。在五种《全相平话》中，剔除

伪作及重出一首，引用的胡曾咏史诗达二十三首之

多，几乎占到其咏史绝句一百五十首的六分之一。

与其他诗人的作品仅被偶一引之的情形相对比，胡

曾《咏史诗》在讲史话本中的分量更突出。元、明、

清时期，历史演义小说大兴，文本中穿插诗歌的形式

一仍其贯，引用最多的仍是胡曾《咏史诗》。较之唐

代其他咏史诗作的被引用情况，胡曾咏史诗被引用

的数量多，频率高，甚至有因其不够引而托名伪作的

现象。如明人冯梦龙的《新列国志》中冠名胡曾和

虽未冠名而确为其所作的咏史诗，举凡二十九首，实

际为胡曾所作的有八首，伪作二十一首。清人蔡元

放修订的《东周列国志》中，冠名胡曾之作的咏史诗

共二十五首，其中伪作二十首。其他，如元明清历史

剧、散曲作品中亦多有引用、套用、化用胡曾咏史诗

处。在这些通俗作品中，胡曾的咏史诗几乎被当作

活招牌来使用，或用来诱发读者或听者的注意力，或

用来渲染氛围、推动故事情节，或用来传达小说作者

的主观意旨、道德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为通俗文学提

供了文化积淀与文学参照，推动了通俗文学的发展，

而它本身也因之赢得了更多的受众群体。

关于这点，后世学人都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如

郑振铎曾说：“他（胡曾）的《咏史诗》能以浅近之辞，

表达历史上的可泣可歌之事，像《夹谷》：‘夹谷莺啼

三月天，野花芳草整相鲜。来时不见侏儒死，空笑齐

人失措年’。为的是颇能谐合一般民众的口味，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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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传诵不休”［２］。莫砺锋认为其在雅文学范畴内

艺术价值的欠缺通过俗文学的转化得到了补救［３］。

“通俗”使胡曾成为一名“真正的民间诗人”［２］，突破

了精英文化阶层的束缚而在俗文化层面开辟出自己

的文化天空，占有了一席之地。

可见，“通俗”是构成胡曾《咏史诗》对后世产生

较大影响的重要因素。

二、败也通俗

　　但“通俗”也不可避免成为软肋，使胡曾《咏史

诗》在意境营造、表现手段、语言技巧等方面都体现

出不可克服的艺术缺陷，由此带来与古典诗歌审美

规范、社会功能的背离，使其成为恪守雅文化传统的

士人围歼的口实。这种“通俗”带来的艺术缺陷是

其影响力渐小的内部原因。

胡曾《咏史诗》以通俗浅白为尚，背离了中国古

典诗歌含蓄蕴藉的审美规范。咏史诗首先是诗，诗

贵形象而忌直露，以含蓄蕴藉，隐而不露为美，而意

境的典型化与意蕴的深刻化更是咏史诗艺术上成败

的关键。胡曾咏史之作中不乏“用意隐然”且情韵

交融、辞达理举之作，如《黄金台》、《陈宫》、《居

延》、《金谷园》、《苍梧》等，因符合雅文学的审美规

范而受到肯定。如《金谷园》：“一自佳人坠玉楼，繁

华东逐洛河流。唯余金谷园中树，残日蝉声送客

愁”。咏绿珠坠楼事。市井依旧繁华，洛河依旧东

流，而佳人已逝，音容不在，树上蝉声切切，更动人心

绪，倍添愁情。《苍梧》：“有虞龙驾不西还，空委箫

韶洞壑间。无计得知陵寝处，愁云长满九疑山”。

缅怀传说中的古代圣君虞舜，全诗深沉凝重，凄凉悲

怆。这两首诗情景交融，韵味隽永，构成了或感伤、

或凄迷的意境，寄寓深远，发人深省。但这样的作品

并不多见，大多数作品缺乏内在风神，直白浅露者多

而情志兼善者少。如同写赤壁之事，杜牧《赤壁》诗

曰：“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

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截取一个历史的横断

面，以战场遗物起兴，将历史压缩到一个戏剧性的场

景中，借“铜雀台”、“二乔”事委婉道出兴亡之意，风

流蕴藉，咏叹有致。胡曾《赤壁》诗则云：“烈焰西焚

魏帝旗，周郎开国虎争时。交兵不用挥长剑，已挫英

雄百万师”。全以史实概括，从大处着眼，虽不失凝

练，但情韵不足，显然逊于杜诗，属于后人批评的

“论言直遂”之类［４］。

在表现技巧上，胡曾《咏史诗》也显得僵直呆

板，体现为意象组合缺乏反差，难以形成艺术张力。

古典诗歌中，意境的形成与意象的组合方式有直接

关系，最佳的组合方式是“不用或尽量少用关联词、

副词等表示语法关系的词语联结，尽量不用或少用

散文常规的叙述句式和判断句式，即不用抽象的逻

辑结构和常规的语法关系，只把意象叠加在一起，达

到‘词虽寂寥，而意味无穷’的效果”［５］。而在胡曾

《咏史诗》中多见常规、不佳的组合方式，如“遂使世

间多感客，至今哀怨水东流”、“当时若诉胼胝苦，更

使何人别九州”、“武王兵起无人敌，遂作商郊一聚

灰”、“今来鹦鹉洲边过，惟有无情碧水流”、“不是子

卿全大节，也应低首拜单于”等，“遂”、“若”、“更”、

“惟”、“也应”等副词、关联词和叙述句、判断句比比

皆是，意象组合比较平直，缺乏反差，因而很难形成

蕴藉深婉的意境美和强烈的艺术张力。

“通俗”还造成胡曾《咏史诗》审美僵化等缺点。

胡曾以大型组诗的形式创作咏史诗，可谓大批量制

造，限于自身才力，本就难于精益求精，又兼有意通

俗，使得诗意浅白，不够隽永。这体现在表现手段

上，更流于熟套，审美呈现单一性特征。如胡曾经常

采用“不是……争得”、“何事……却令”等句式，前

两句通常描述历史故事的背景，后两句加以评论或

讽刺，如《汉宫》：“明妃远嫁泣西风，玉?双垂出汉

宫。何事将军封万户，却令红粉为和戎？”《夷陵》：

“夷陵城阙倚朝云，战败秦师纵火焚。何事三千珠

履客，不能西御武安君？”《南阳》：“世乱英雄百战

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蜀王不自垂三顾，争得先生出

旧庐？”等等皆是。这样的诘问句式虽可加强咏叹

情调，鲜明地表达出某种见解，但屡屡出现就显得板

滞、单调。又像“何在”、“谁为”、“谁有”、“谁料”、

“争禁”、“争知”等词语反复出现，使得诗中的历史

人事即便各异，但诗意雷同，内蕴相似，缺乏变化，极

易形成审美疲劳，造成“开口见喉”、“千人一面”的

艺术缺陷，从而备受历代诗评家訾诟，称其“不耐

读”、“俗下”。

此外，胡曾《咏史诗》以“通俗”为旨归，如前文

所述，主要目的是为了进行历史教育，以“裨补当

世”。这偏离了“诗言志”的传统功能定位。优秀的

咏史作品，如李商隐、杜牧等人的咏史诗虽以历史人

事作为吟咏对象，但其特质与价值主要在于通过艺

术的穿透力来再现历史，抒发诗人的主观情思、人生

体验或者哲理思考，其重点不在于“事”而在于

“情”，是古典诗歌“诗言志”传统的延续与拓展。而

胡曾《咏史诗》中更多的体现为咏史而咏史，直白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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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难以超越作品本身而表现出主体生命四溢的精

神气质。如《乌江》一诗云：“争帝图王势已倾，八千

兵散楚歌声。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

写项羽争霸失败，耻见江东父老而于乌江自刎事，基

本是对《史记》中所记载的事实用诗的形式进行概

括性再现，没有自己的个性见识。

可见，“通俗”造成了胡曾《咏史诗》自身的艺术

缺陷，使其缺少古典诗歌应有的蕴藉之情、言外之

意，导致了“神”的匮乏，而“诗无神气，犹绘日月而

无光彩”［６］。因而备受訾诟，为恪守雅文化传统的

士人大加鞭挞，宋人费衮说：“胡曾《咏史诗》一编，

只是史语上转耳，初无见处也”［７］。元人陆文圭说：

“视胡曾《咏史》，直可唾去”［８］。明人许学夷说：“胡

曾一百首……俱庸浅不足成家”［９］。明末清初王夫

之说：“晚唐末流……胡曾者，皆夯货也”［１０］。清人

王士?说：“七言如孙元晏、胡曾之《咏史》，曹唐之

《游仙》，读之辄作呕哕”［１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态度越来越激烈，用辞越来越尖刻。

这种“通俗”造成的不可克服的艺术缺陷与传

统士人的围歼、鞭挞，使得胡曾《咏史诗》逐渐丧失

了它的魅力，其影响力也由大而小，最终渐趋于无。

三、影响渐微的其他因素

　　社会教育水平的发展、受众心理的变化以及小

说文体自身的发展，成为胡曾《咏史诗》影响日渐衰

弱的外部原因。

从晚唐以迄元明，胡曾《咏史诗》被作为训蒙教

材广泛流传。在此期间，中国的教育也在不断发展，

尤其是宋元明时期，教育水平提高较快，官学、私学

和启蒙教育都得到了充分发展，如南宋时期的启蒙

教育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三字经》、《百

家姓》、《千家诗》等启蒙教材大都为宋人编撰或改

订。教育水平的提高对教材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而胡曾《咏史诗》作为训蒙课本虽然具备一定的

优点，如语言通俗浅显、韵律流畅和谐、易于诵读记

忆等，但在不断发展的教育环境中仍暴露出自身的

一些缺陷，如形式单一（一百五十首咏史诗均为七

律）、内容单调（均为吟咏历史人事）等。而以通俗

为旨归又使其立论浅切直白，缺乏深厚的内蕴与强

烈的艺术感染力，因而一直有人质疑其作为训蒙教

材的资格，如明人杨慎《升庵诗话》卷七《胡曾咏

史》：“慎少侍先师李文正公，公曰：‘近日儿童村学

教以胡曾《咏史诗》，入门先坏了声口矣’”。到了明

代，它逐渐被《千家诗》取而代之，《唐诗三百首》更

后来居上，成为流传最广的训蒙刻本。较之胡曾

《咏史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显然更具优

势，《千家诗》题材更为多样（山水田园、赠友送别、

思乡怀人、吊古伤今、咏物题画、侍宴应制），较为广

泛地反映了唐宋时代的社会现实，《唐诗三百首》更

是众体兼备（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乐府、七言律诗、

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编法务实、篇幅适中、观点通

俗、入选诗歌精美流畅，成为中国古代最成功的儿童

启蒙教材。胡曾《咏史诗》则逐渐被人们遗忘。

而随着教育水平与各类文化形式的的发展，人

们的接受心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胡曾《咏史诗》

因为通俗而被宋元明讲史话本、历史小说、历史剧等

通俗文学作品广泛引用，为民众喜闻乐见。但胡曾

本人的历史观趋于传统，缺乏新意。随着时代的发

展与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趋于传统的历史观

点以及浅切直白的表达也渐为人们所摒弃。其始以

通俗见纳，也终以通俗见弃。

小说等文体自身的发展规律也使得诗歌的影响

力渐小。胡曾咏史诗在宋元话本、元明历史小说等

通俗文学作品中被广泛引用，频率极高，几乎被当作

了广告招牌，但到清代的改编作品中，数量却大为减

少，在新出的历史小说中更几乎销声匿迹。这其实

是小说体裁从糅杂趋于纯粹的表现，表明它开始逐

步摆脱对主流文化形式———诗歌的依赖而走向独

立，是创作水平提高的表现，是小说观念变迁的表征

之一。从唐宋传奇、宋元话本到元明小说，小说创作

中诗文羼入呈现出由少至多，又由多至少的变化趋

势，清代小说中羼入诗文的现象更基本绝迹，“该趋

势超越各创作流派的界限，甚至不受文言小说与通

俗小说区别的影响”［３］。

四、结　语

　　“通俗”是一把双刃剑，导致了胡曾《咏史诗》在

不同文化层面的不同际遇。一方面，使其社会影响

越来越大，在蒙学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了一席之地。

另一方面带来了不可克服的艺术缺陷，使其背离了

古典诗歌的审美规范和社会功能，遭到恪守雅文化

传统的士人们的强烈抵制。而外部教育环境、接受

心理、小说文体发展趋势的改变，也是胡曾《咏史

诗》最终淡出人们的文化视野的一个原因。

（下转第１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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